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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京剧艺术在二百多年的历程中，曾经产

生了花树繁茂的艺术流派，特别是在旦行中的

“梅、尚、程、苟”四大流派尤为代表，映照出京

剧舞台上女性姿态万千的蓬勃气象。经过多年的舞

台实践和艺术创造，苟派艺术表现风格呈觋出一种

鲜明的别于其它流派的艺术特色，在京剧舞台上广

为流传。笔者一九七九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

京剧班，专工花旦，分配剧团工作后，又拜著名苟

派艺术家童芷苓为师，学习了众多的苟派名剧，在

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加深了对萄派艺术表演风格的

理解。要把戏演好，突出苟派艺术表现特色，就要

把塑造人物形象与优美的唱腔相融合，把表演艺术

与舞台技巧相凝结，进而完成角色。

花旦做功为重的《花田错》，表现了丫环身份

的人物春兰，善良、热情、活泼、爽朗、诙谐乐

观、乐于助人的性格特点，在做戏上特别吃功，这

也是苟派艺术表现细腻人神的特点之一。搓麻绳的

情节，往墙上钉钉，虽然虚拟，所钉的部位卜分准

确，给观众以尺寸感非常明显，上下楼梯的阶级更

是准确无误，尤其是手的运用特点明晰，一指伸

出，好似画龙点睛全台皆语。春兰出场念对诗“绣

楼梳妆毕，红口照纱窗”将要念罢，右手指的拇指

与中指相捏，食指向上轻轻一挑，玲珑，巧俏，所

指的意境分明，小丫环的性格毕观，在演出中着意

让不同层次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听得清楚，看

得明白，从而领略到苟派艺术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玉堂春》虽以成为青衣与花旦都可应工并适

于各展所长的折子戏，从流派上来说，《玉堂春》

各派都演，但尤以梅、苟二派演出较多。苟派表现

人物演唱上非常注重韵昧，独具特色，苏三上场先

叫“苦啊”，接以一哭，再唱西皮散板以及“哭

头”。从京剧唱腔的组合上说，在成套大段之前先

以散板作引相当别致，体现出苟派与众不同的独到

之处，但完全符合剧情，似杜鹃啼枝，血泪淋漓，

正是苏三这一特定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真实写照。

接下来所唱的六句散板，明白如话，极为自然，完

全是她心声的吐露，准确表现了苏三犹如惊弓之鸟

的恐惧心情。萄派在这一个人物出场的表演中，十

分注意唱做哀婉，咀情动人析并不炫耀光色，以便

从一开始就引起观众对苏三的深刻同情之心，为进

一步的剧情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苟派在起解中苏

三与崇公道互相搀扶，彼此照顾，过水沟、越小

河、迈坑洼、走丘陵等等，表演动做，在艺术处理

上恰到好处，既增强了动作性，使观众能欣赏到舞

台动作的技巧，有了可视性，也有了一老一少两个

身份不同的苦人走到一起而产生的人与人的情感交

融，使戏的表演显得更为饱满，丰富了戏剧性，这

也是苟派与其它派别表演手法的不同之处所在，即

注重刻画人物性格。会审中苏三唱完“玉堂春跪至

在都察院”一句导板后的下一句唱段“啊，大人

哪”四字，这四个字连同曲折变化的装饰音竟成为

了一句声情并茂的回龙腔，与前一段导板似断实

连，这在苟派唱腔艺术的处理上也是独特性的。特

别是苏三这句唱腔与她转身倒地的姿势以及眼睛紧

张直视兰袍的持签作势和王金龙因恐慌而身势起落

相结合，进而把戏剧气氛推向高潮。这种艺术表现

手法还包含着悲惨与可笑的戏剧矛盾的统一，像这

样有声有色，角色之间紧密呼成的场面，在京剧中

也是相当罕见媳。苟派表演风格在《玉堂春》中的

独特艺术表现手法，无论是从剧情、排场、戏词和

唱做，都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这

在传统戏里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

苟派艺术其另一方面的表演特点是在一出戏

里，前后扮演两个性格各异的人物，注重从人物内心

和外在环境局限当中，反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形象，各具特色，显示了苟派艺术的风格特点的义一

侧面。如《红楼二尤》、《勘玉钏》等剧目，都展示了苟

派在艺术处理上注重唱、做，喝、做足情的外化．情是

表演的内涵，根据不同人物性格．做到情依靠唱做束

表达，富有感染力的唱腔撼人心魄的表演，都离不开

舞台人物蓄盈于怀的悲欢离合之情，使唱腔贯通于

舞台人物感情的涌动之中，婉转流溢出来。起唱之前

在神态上没有感情的空白，是悲是愤已然蕴蓄满腹．

喜怒先行于色，待到歌喉一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起

唱前人物感情的延续，进而唱中的情则如浪花四溅，

伸展铺张．情中起唱，意在声先，演唱中动听的唱和

感人的情，化融无痕，达到r“唱情一体声态并做”，

这也是荀派在表演艺术上的又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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